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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美国自白派女诗人普拉斯从复杂的象征体系与死亡审美的交汇场域形塑了

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爱情编码方式。其爱情诗一方面暗扣了弗洛伊德的生死本能理论，指

涉出爱情与死亡的互渗关系，另一方面又内化了解构主义思想，通过一系列多元性的爱情

隐喻的能指重新定位两性关系，从诗歌文本内部发动反男权、反压迫的“政变”，进而生成

了一个延异、多义、爱与死交错杂糅的“诡爱空间”。通过剖析普拉斯爱情诗中表露出的

消解男性霸权、生死对立等一系列的解构主义文本特征，可以进一步揭示普拉斯诗歌蕴含

的诗学意义、审美取向和内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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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尔维娅·普拉斯（ＳｙｌｖｉａＰｌａｔｈ，１９３２—１９６３）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自白诗派的灵魂人物，
被誉为自艾米莉·迪金森以来最伟大的女诗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降，西方学者对普拉斯的诗
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许多批评家按照不同主题对普拉斯的诗歌进行分类，例如自白诗、

爱情诗、死亡与再生诗、政治隐喻诗等。然而，普拉斯的诗歌主题带有明显的多重性、模糊性和神

秘性，绝非分门别类可以概括。诸多关于普拉斯诗歌的研究似乎并没有把握住这位“死亡艺术

家”诗歌创作主题的开放性、多元性与交叉性。譬如，尚未有学者针对普拉斯的爱情诗、两性观、

生死观及诗人实际自杀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深入剖析。实际上，普拉斯通过爱情诗的形式建构

复杂多义的死亡意识，试图为死亡寻求一种诗化体裁和表现形态，同时她的爱情诗也以激越的方

式表达对爱情异化的忧惧，对女性客体、他者地位及权力关系的认知。普拉斯早年创作的《捕

猎》一诗实际上是其爱情诗写作的重要开端，两性关系的对峙、拼杀与情爱体验中充满仪式感的



死亡等爱情言说的主要诗学特征已初现端倪。此后，其日渐丰富的爱情诗的主旨和诗学趋向可

归纳为：爱情关系中男性的压迫性、主动性和女性的被动性、脆弱性的并峙与拆解；融自然意象、

爱情体验与死亡意识等要素于一体的言说策略；对爱情宿命感和悲剧性的清醒认识与“有情人难

成眷属”的诗写模式等。普拉斯从复杂的象征体系与死亡审美的交汇场域形塑了一种高度个人

化的爱情编码方式，爱情诗成为诗人各种内心力量冲突的异质性场域，同时也为她提供了宣泄死

亡冲动的场所。通过剖析普拉斯爱情诗中表露出的消解男性霸权、生死对立等一系列的解构主

义文本特征，可以进一步揭示普拉斯诗歌蕴含的诗学意义、审美取向和内在价值。

一、爱与死交织的矛盾爱情观

在西方诗歌中，讴歌爱情的美好始终是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然而，普拉斯对传统爱情观所

认定的爱情的本质、基础和中心进行大胆拆解，其爱情诗绝非浪漫化、庸俗化的自我袒露，而是女

性体验、死亡冲动与自白艺术相互关涉、交织的产物，是由不稳定的意指和转换的、多重的视角衍

生出的“爱情－死亡”的复杂对话模式。普拉斯独特的爱情诗暗扣了弗洛伊德的生死本能理论，
指向一个富于矛盾的张力空间。弗洛伊德认为死亡本能与生存本能（爱欲）相互依存、相互交融

又相互冲突、此消彼长，由此产生的张力运动构成了生命的过程。实际上，包括普拉斯在内的几

位“自白派”诗人———安妮·塞克斯顿（ＡｎｎｅＳｅｘｔｏｎ）、罗伯特·洛威尔（ＲｏｂｅｒｔＬｏｗｅｌｌ）、约翰·贝
里曼（ＪｏｈｎＢｅｒｒｙｍａｎ）等都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视域下本我冲动和超我需求之间剧烈冲突且
死亡本能特征先天突显的个体。８岁时父亲的离世激化了普拉斯的死亡本能，从此她便对死亡
极为敏感，这种敏感性压抑了诗人爱的本能，并将其爱情转化为一种畸态的、损害性的力量。同

时，普拉斯的恋父情结驱使她不断寻找父亲模型，试图在爱人和亡父之间建立起一种相似性关

系，从而修复早年生命的欠缺和裂伤。然而正如精神分析学家罗洛·梅（ＲｏｌｌｏＭａｙ）在《爱与意
志》中阐述的：“爱原本就暗示着死，意味着把自己向肯定和否定开放———向痛苦、哀伤、欢乐和

失望开放，也向自我实现和意识的强化开放。”［１］１３４爱情迫使爱者真诚透明地开放经验，感受爱情

带来的丰富性和跌宕感，也会挖掘出爱者内心潜伏的抑郁、嫉妒、自私、独占欲、自毁等负性情绪，

同时两性之间统治与被统治、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权力关系也会在爱情关系中更加凸显出来。

负性情绪的爆发和激烈的男女对抗导致爱情趋向死亡，这也是普拉斯爱情诗内嵌的悲剧结构，男

与女、爱与死这两对辨证的矛盾由此构成了普拉斯诗作的张力之源。

普拉斯１９５６年２月２５日于剑桥初遇英国诗人特德·休斯。休斯身形魁梧、英气逼人，生理
与心理特征酷似奥托，普拉斯从休斯身上捕捉到了对亡父乱伦固恋的转移和释放的契机。心理

学家卡伦·霍尼（ＫａｒｅｎＨｏｒｎｅｙ）指出，女性这种从父亲向丈夫的爱的移情不但无法断绝其与父
亲乱伦固恋式的联系，反而会对女性身心造成巨大的伤害：“如果对父亲的感情全部转向丈夫，那

么丈夫接受的将不仅仅是爱，还有过去的敌意。通常两者都将被压抑，爱与恨两者之间冲突表现

的一种形式可能是过分焦虑。这种过度焦虑在移情接受者出现感情背叛时将会剧增为精神崩

溃，加剧精神疾病的发作。”［２］１６０普拉斯似乎也惊人地预见到自己如果爱上休斯，等待她的将是死

亡，在写给母亲奥瑞拉的信中她谈到这种“死亡预感”：“我遇到了世界上最强壮的男人，最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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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健康的亚当，他有着神一般雷电的声音。我已极端地坠入爱情里，这只能导致严重的伤

害。”［３］２３３次日，她即以《捕猎》为题创作了一首节奏紧凑、风格凌厉的诗歌，该诗糅合了情爱幻想

与死亡幻觉，抒写爱情突然降临、诗人芳心暗许之际既激动又恐慌的心理。诗的开篇，普拉斯将

爱与死的力量赋形于一头咄咄逼人的猎豹（“一头豹悄然跟踪我／总有一天我会死在他手
上。”［４］２２），这头猎豹兼具诱惑与恐怖的双重特质，象征着爱与死的完美统一。它“贪婪凶猛”，

“要求彻底的献祭”，却又有着“温雅的脚步”“甜蜜的皮毛”“令你干枯的吻”［４］２２－２３。“我”对猎

豹深感恐惧，但又被其野性之美牢牢吸引，甚至心甘情愿死在它手上。“我”强烈感受到爱与死

步步紧逼的威胁，肉体被残忍剥夺：“我抛出我的心以阻止他的步伐，为消除他的饥渴我抛洒热

血；他吃了，但仍要觅食。”［４］２３猛兽食人的过程中，吃与被吃暗示着主动和被动、主体和客体、控

制和被控制的权力关系。狠辣的猎豹是权力关系中的强者，居于主体和统治地位，而“我”无疑

是弱者，受制于猎豹，诗人由此产生自己如待宰羔羊般的被羞辱感、被破坏感及被虐感，内心极度

恐慌：“在这凶猛的大猫身后／女人们如火炬般被点燃，只是他的玩物／她们那被烧焦被蹂躏的身
躯伏在地上／成为他饥饿之躯的诱饵。”［４］２３猎豹与女人之间失衡的权力关系实际上是爱情中两
性关系的一个隐喻。普拉斯旨在说明，女性作为男性欲望的对象不仅意味着“自我”的沦丧，还

会导致女性从肉体到身份与精神均被彻底剥夺。

如果把叙述者“我”称为爱情中的“受体”的话，猎豹显然是爱情关系中具有胁迫性的“主体”，

两者的权力级差在此后的一个诗节沿着“捕猎游戏”的情节脉络愈演愈烈。然而，《捕猎》这首诗给

读者的感觉并非仅仅是一种女性在爱情漩涡中无可奈何的被动，实际上，它还内嵌了诗人为反抗男

性在两性关系中的优越感及对女性的操控而设计的一套隐性策略：“我”似乎是这场致命爱情的始

作俑者，看似被动实则主动，是受害者更是引诱者。“我”狡黠地披着弱者的外衣引诱猎豹（休斯），

目的是满足内心深处对暴力、受虐及死亡的渴望。这种“隐秘的欲望”［４］２３本质上是普拉斯爱的本

能在死亡本能的强力作用下形成的“向死之爱”。弗洛伊德认为：“死亡本能对爱的本能的影响表现

为，只有人们出现死亡意识时，才能够真正领悟到爱的意义；只有在受到死亡威胁时，才能真正萌发

出爱的活力；只有在面临死亡的时刻，才能够体会到极度的爱。”［５］１９２“我”最后“被吃”实际上是普拉

斯精心设计、梦寐以求的死亡，因为只有在死亡体验中她才能感受到剧烈而亢奋的爱情，最终达到

“自毁式解放”。因此，诗中男性（猎豹／休斯）对女性（“我”／普拉斯）的控制和压迫被颠倒过来，成
为女性对男性的色诱和利用，主体／客体的位置被颠倒，爱情中的男性强权完全被解构。显然，普拉
斯的爱情文本是一个滋生权力与消解权力的语境场，恋爱关系由此演变成一种爱人之间的权力博

弈，爱情中的男女似乎扮演着主客体之间相互消解的角色：男性并非是理所当然的主体，男性的主

体地位并不是稳固不变的；女性也并非是自然的客体，最后男性变成了屈从、听命于女性的俘虏。

这种基于对男女权力关系的清醒认知之上的改写颠覆了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客体、他者地位，表明

男女的主客体地位是相对的、动态的、互文性的。诗人在解构男女两性关系的同时筑起爱情与死亡

并峙的爱情范式，爱情依赖于死亡，死亡是爱情唯一可能达到的完满状态，在死亡中爱获得永恒的

形式。普拉斯在写给母亲的信中也曾论及《捕猎》一诗中爱与死的相互转化性：“人越是活得激烈，

就越容易燃烧、销蚀自己；这里的死亡包含了爱，但比单纯的爱更博大、丰富，爱只是死亡的一部分

而已。”［６］６７《捕猎》是普拉斯突破传统爱情观、生成个性化的爱情言说的一个重要标志，从这首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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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普拉斯在爱情及两性关系的认知向度中体现出的解构性与死亡意识便一以贯之地运用于她以

后的诗歌实践，由此形成其独特的言说策略和诗学内涵。

二、延异的“自然－爱情”意象

普拉斯擅长通过自然意象指涉爱情中充满冲突、异化、暴力乃至血腥杀戮的两性关系。自然意

象大面积地侵入其爱情书写，在后现代的思维和感知方式的指引下，这些自然意象在一个变化和推

延的情境性语境中不断自我移位，形成了一股弥散于文本中的颠覆性、破坏性力量，能指与所指之

间习惯性、固定性的意指关系被不断打破，由此产生了一个后现代性的分裂、延异的文本空间，而正

是这个空间滋育了诗人黑色的、反传统的、暴烈而诡秘的爱情。“太阳”与“火”这两个意象集中体

现了普拉斯力求突破传统意象所指的窠臼，运用包含多义的意象所指实现能指置换的诗歌艺术。

一般来说，“太阳”在读者心中唤起的是传统的、光明的意象，而在普拉斯的情诗中，“太阳”变成了

一种压迫性的暴力，其灼热刺人的光芒象征着残忍与暴力。《捕猎》中的猎豹“潜行觅食，比太阳更

威严”［４］２２，太阳的暴虐质素被融入到猎豹体内，而“威严”（ｌｏｒｄｌｙ）一词实际上极具反讽的意味———
太阳失却了光明和崇高的维度，反而显示出专制、暴力、杀戮和毁灭的特质。在《珀耳塞福涅两姐

妹》（ＴｗｏＳｉｓｔｅｒｓｏｆＰｅｒｓｅｐｈｏｎｅ）一诗中，“房子外”的女孩成为了“太阳的新娘”，而“一床罂粟”的血色
花瓣“对着太阳的刀锋燃烧，绽开”［４］３２。这里的太阳拥有绝对的权力，它可以尽情享用世间的一切，

女人心甘情愿地躺在“那绿色祭坛上”向燃烧的烈日献出自己，太阳则以其巨大的光威残酷地把对

象暴露在灼烫的绞架之下，这个绝对的君主实行的是最残暴、最野蛮的统治。《街歌》（ＳｔｒｅｅｔＳｏｎｇ）
中普拉斯虚构出太阳与星星共垂天幕这一有悖常理的情境，以暗示其与休斯之间错乱的感情：“太

阳焦渴的尖叫／极度沮丧的星星的／每一次坠落与碰撞／还有，比鹅更笨拙的，这错乱世界持续的叽
喳与嘶鸣。”［４］３６太阳的“尖叫”透出一种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息，它是毁灭之神，给爱情带来毁灭性的

灾难。《致纯粹主义者的信》（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ａＰｕｒｉｓｔ）中的太阳是“皮和骨的粪坑”［４］３７，象征着肮脏、罪恶
及死亡，与“完美的月亮”形成强烈的对比。事实上，普拉斯诗歌中传统的太阳意象在一个变化和推

延的置换链中出现移位，能指的自我延宕过程中潜藏的毒性语义被析出，形成了新的所指，这个所

指就是爱人休斯的恐怖形象。实现了置换的所指因此变得复杂而多义，似乎在普拉斯的情感世界

里，丈夫休斯从来不是光明的太阳神般的存在，而是一个体内充满致命毒素的毁灭之神。贪恋于太

阳的光辉和热力，必被太阳之毒所伤，最终走向死亡。

与“太阳”意象密切相连的是“火”，普拉斯在诗歌中常常借“火”这一意象来体现爱情与死亡之

间不可分割的联系。“火”像太阳一样，一方面代表了生命的更新与转变，另一方面也包蕴了死亡、

毁灭等黑暗质素，这使诗人笔下的自然意象不再仅仅是审美对象，也传达出诗人强烈的死亡意识。

《火焰与花朵的墓志铭》（ＥｐｉｔａｐｈｆｏｒＦｉｒｅａｎｄＦｌｏｗｅｒ）、《火之歌》（Ｆｉｒｅｓｏｎｇ）、《看水晶球的人》（Ｃｒｙｓ
ｔａｌＧａｚｅｒ）这三首诗都以不同的方式呈现了爱情在烈火中与死亡融为一体的奇异景象。《火焰与花
朵的墓志铭》中恋人们被炽烈的爱情之火吞噬，最后“血肉烧黑成骨头”［４］４５，然而爱情在激情奔涌

的燃烧中，在不可阻遏的向死律动中，净化为一种美的蓄势和升华。《火之歌》中诗人狂热的爱在暴

烈的火焰和剧烈的疼痛中升腾，她向爱人发出爱／死的呐喊：“勇敢的爱人，别梦想止住这般严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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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来吧／紧靠我的伤口，燃烧吧，燃烧吧！”［４］３０这里的火焰消除了破坏恋人永恒结合的外在条件，
在死亡的烈焰中爱情获得了最完美的存在方式。《看水晶球的人》一诗中一对“浓情蜜意”的恋人

向执水晶球的占卜师占卜爱情，诗的结尾描绘出一幅爱情燃烧、黯淡直至熄灭的印象画：“每一场爱

情朝着失望结局熊熊燃烧———固定于水晶球中心，狞笑着的／是大地上常绿的死神之头颅。”［４］５５这
里诗人对爱情命运的悲观论断是基于其对生命存在的盲目性的洞察，更传递出其对生命整体存在

无意义的悲凉心态。普拉斯将领悟死亡当做爱情的最高启示，通过“太阳”与“火”等一系列延异的

意象能指塑造成了一种“生死共时”“向死而爱”的独特爱情观，呈现出在爱情中观视死亡、在彼岸

反视此在的灵异感。爱情中存在不同物质、时空的并置和相容，指向一种生死交错的冥想域界，有

力表征了普拉斯这位死亡艺术家在形而上的哲学层面对死亡本体的思考。

三、宿命论下的“诡爱空间”

爱情和死亡都是人生逾越常轨的深刻形式，是人类精神世界中对立的两极，而在普拉斯的爱情

诗中爱与死不再那么泾渭分明、不可逾越，其多聚焦于曲折坎坷的爱情之路、突然降临的爱情灾难

及对恋人背叛的狂烈报复，氤氲着浓厚的宿命论色彩和幻灭情绪。宿命是由一种不可捉摸、不可违

避的力量所决定、推动而导致的结局，唯心主义者将之看作是“控制自然超越神力的主宰力

量”［７］１１０。在普拉斯的诗中，这样的宿命感、悲剧气息和死亡认知既是外在于人的异己感受，也是人

的内在隐痛，是生命存在中必然的因素，突显出生命本身的悲剧意义。在《田园诗》（Ｂｕｃｏｌｉｃｓ）中，一
对恋人在明媚的五月天里来到郊外一处“开满雏菊的草地”［４］２３，头顶白云朵朵，牛群在一旁吃草，然

而这一派悠然祥和的田园风光背后却暗藏着危机、凶险与死亡。恋人欢爱之际突然遭遇狂风的袭

扰，继而又被毒草蜇伤，美好的、心灵上的爱情体验瞬间转化为可怖的、感官上的震痛，“这两个恋人

躺了一下午／直到太阳由温暖变苍白／直到惬意的风改变曲调，奏响危险：残忍的荨麻刺破她脚踝
……／而她站着，灼烧着，浑身流淌着毒液／等待尖锐的剧痛消退”［４］２３。诗中的情爱被描绘为危险、
不祥之事，充满了阴森、邪恶与无意义感，灾难荒诞地、不可思议地降临，某种邪恶外力的介入导致

爱情在蚀骨剧痛与死亡恐惧中悄然幻灭。《渡湖》（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Ｗａｔｅｒ）一诗中普拉斯想象自己与爱
人身处“黑湖”，两人划着“黑船”向前航行。他们这“两个黑色剪纸人”［４］１９０渴望渡过黑暗，抵达彼

岸的幸福港湾。然而脆弱的爱无法抵御死亡之湖的威胁，在深深的不安与焦虑、现实的冷漠与残酷

及不可避免的死亡与损失中，爱情的力量被彻底消解。诗评家米德布鲁克（ＤｉａｎｅＭｉｄｄｌｅｂｒｏｏｋ）认为
这首诗象征了普拉斯与休斯之间感情的转折点，“显示出普拉斯诗歌主题逐渐聚焦于爱情的不稳定

性，浓缩了诗人在爱中被迫经历的恐惧感”［８］２６。《火焰与花朵的墓志铭》一诗则暗示了生命与爱情

必然腐坏、枯朽、泯灭的悲剧命运。即使人们试图将爱情以各种形式镌刻在“石英”“钻石”“化石”

“岩石”等坚硬物的表面上使之成为永恒，爱终究会被摧毁、遗忘，而那些看似能让爱变得永恒的石

头意象本身就是“死亡的倒影”［４］１９０。全诗讽刺意味浓烈，蕴涵着一种人生无常、爱情苦短、美好之

物必将尽付东流的悲剧感。在《解剖室的两个场景》（ＴｗｏＶｉｅｗｓｏｆａＣａｄａｖｅｒＲｏｏｍ）一诗中爱情主题
与死亡主题以一隐一显的方式得以呈现。这首诗重现了诗人早年的一次经历：当时她正与一位哈

佛医学院的学生热恋，诗人跟随男友进入解剖室，室内“穿白大褂的男孩们”正在解剖一具尸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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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身上带有“一股死人缸的醋味”［４］１１４。男友将“割下的心”递给诗人，像在赠送一件定情之物，但却

丝毫未能激起诗人内心的感动与喜悦，这个礼物更像是“一件破碎遗物”［４］１１４，让她感到死亡的恐怖

感、压抑感。解剖室的第二个场景则描绘了一段浪漫、凄美的爱情。诗人欣赏着一幅１６世纪尼德
兰画家勃鲁盖尔（ＰｉｅｔｅｒＢｒｕｅｇｅｌ）的油画作品，油画上的一对恋人在“烟火与杀戮”中紧紧偎依，他们
对“腐肉军队视而不见”［４］１１４。爱的力量让他们无惧身边的毁灭、灾难与死亡的命运，这份爱情因此

显得极为悲壮。然而在诗的最后，诗人虽然钦佩恋人无畏的勇气，但也断言他们的爱情难以长久，

最终会以死亡的形式幻灭。同样，《另外两人》（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Ｔｗｏ）一诗也流露出普拉斯对爱情与婚姻
长期郁积的焦虑感和幻灭情结。诗中一对恩爱的夫妻为了维持其形象上的体面住进了一座巨大的

“充满回声的别墅”［４］６８，在这个封闭、冷寂的空间里两人双双坠入梦幻状态。梦里他们彼此厌恶对

方，上演了一出令人寒心的“哑剧”，“他伸出手想靠近她，但她／避开他的触摸：他心硬似铁／见她冰
冷不语，他转过脸去／他俩站着，伤感如古老的悲剧”［４］６８。最后两节诗呈现出梦幻与现实交织杂糅
的奇异景象，诗人与她的爱人走入梦境，试图调解他们的分身之间的矛盾，结果却是徒劳一场：“被

月光漂白，难以和解，他和她／不愿被平息、释放。我们的每寸柔情／如一颗行星、一块陨石，划过他
俩的炼狱／被巨大黑暗吞没……／夜里我们将他俩留在荒芜之地。”［４］６８此诗作于普拉斯与休斯婚后
第一年，当时两人感情融洽，内心对婚姻充满美好的幻想，然而五年后婚姻触礁，两人开始互相从精

神上、情感上疯狂折磨、伤害对方。普拉斯在这首诗中虚构的爱情悲剧竟如宿命般暗示了自己与休

斯的婚姻最终分崩离析的结局。诗的表层意义是爱情诗，深层意义是死亡诗，诗人似乎预见了自己

的爱情、人生终将毁灭的厄运。而当休斯最终背叛婚姻时（休斯在１９６２年与有夫之妇阿西娅·古
特曼·魏韦尔发生婚外情），普拉斯的精神世界瞬间崩塌，“她感到被遗弃、被伤害，她极为愤怒，就

好像再次经历了二十年前的丧父之痛”［９］２３０。普拉斯幼年失怙的心灵创伤因为丈夫的背叛而再次

爆发，她逐渐显露出宿命的悲剧本色，不断发狂、诅咒、破坏与丈夫之间的关系，并且围绕复仇、自

杀、父亲、丈夫和自我的主题写下了许多疯狂暴烈、魔气逼人的诗句。正如霍尼（Ｈｏｒｎｅｙ）指出：“由
于对父亲产生一些巨大失望而受到严重伤害的女孩，会将这种从男人那里接受的内在的本能渴望

转变为一种用力量去实现报复的渴望……例如，去伤害男性、去剥削他并吸干他。她变成了一个吸

血鬼。”［１０］９７普拉斯在临死前数月创作的诗歌里展现了一个无助又专横、歇斯底里又极具震撼力的

复仇女巫形象，显露出一种骇人的侵略性和毁灭性，矛头直指她此生最为崇拜的两个男人———父亲

和丈夫。在《高烧１０３°Ｆ》《爹爹》《拉撒路夫人》《深闺》《死亡公司》等诗中，诗人表现出对丈夫和父
亲无法遏制的狂烈情欲和疯狂的毁灭欲，她眼里流露出怨毒的残忍和复仇的快感，在极端的受虐痛

苦中咀嚼着毁人并自毁的狂喜，爱情褪变为极度绝望、病态、戏剧化的恐怖秀，与暴力、疯狂、自杀完

全融混一体。这些残酷意象，真实再现了诗人在经历身心双重“破裂”后的精神状态。１９６３年一个
严冬的早晨，普拉斯撇下两个年幼的孩子，打开煤气罐阀门自杀，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她诗歌创作

中的死亡追寻。

四、结语

普拉斯的感情世界里掺杂着浓厚的死亡情结，在她以爱情为主题的诗歌创作中始终贯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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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阴郁、压抑、恐惧的死亡黑线，构建起一个幻觉与现实、欢愉与痛苦、爱情与死亡错综交织的

复调爱情。诗中男与女、爱与死之间的种种相反相成的暧昧勾连呈现了一个“向死而爱”的悲剧

爱情故事，密集的死亡意象和个性化的极端表现让人感到她的爱情诗更像是“憎恶之诗”“死亡

之诗”，趋近于一种融合爱与死的神秘仪式。普拉斯的爱情诗不仅彰显出诗人卓尔不群的诗歌技

巧，更凝聚了诗人的精神体验和审美理想，是诗人的两性观、生死观与个体想象的统一体。普拉

斯由对爱情的关注与幻想深入到对生命存在方式的探究，使得其自白诗作从强烈的情感描摹与

歇斯底里的痛苦呐喊上升到对生命本质的深入追索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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